
「無論是一片綠油油、奮力抽長伸枝展葉，或是金黃稻穗海浪般搖曳，稻田是吾鄉最溫

暖的風景」 ──《不如相忘》 吳晟筆下這道風景，是多少都市人對於農村的嚮往。蘊藏

在此片景色的酸楚，你，看見了嗎？梨園四周，被廣大無垠的秧田環繞著──秧苗們根根

濃綠潤澤的屹立在大太陽底下。身在園裡採梨的我們，沒有意外的被日頭燒燙著髮旋，驀

地聽到外頭傳來陣陣幫浦抽水聲。踏出梨園後，映入眼簾的，是一道佝僂的背影，獨自的

望著一畦田地。 　　             

第一次踏進這片田地  

在一陣七嘴八舌襯托比手畫腳下，老農夫和藹的讓我們擁有來自深層的沁涼－－地下

水。當一群都市小孩滿是歡愉，訝異著這份不可思議時，老農夫突地問了句 「有人住桃

園嗎？」我欣喜的應了聲。「我兒子住在⋯⋯」一串突如其來的思念如同一記直球，讓原

本來到溪州之後，對台語有些洋洋得意的我，話語竟暈頭轉向的哽在喉裡，連句話也無法

好好表達。一路走來，彎曲的身影裡，面容皆爬滿了皺紋。孩孫離鄉，田野中的佝僂是抱

持著怎樣的信念？是否如同吳晟筆下寫的只因「稻作是台灣農民數百年來的生命依歸」又

或者該說，是一份對於自然的虔誠。目睹這份關於上一個世代的尊重，下一個世代的我

們，卻遺失了它。

將近一甲大的梨園，只有兩位老人家。踏入梨園，跟著阿公、阿嬤的腳步，聽著他們細

心的講解，會突然感覺到自己的無知。當我們坐在院埕上挑揀梨子時，阿嬤就聊著，她有

幾個小孩，都在外面工作，「我還有個女兒在台中剁雞肉呢，跟你家一樣在台中哦。」而

問起沒有人想接手梨園嗎，阿嬤就淡淡地說，「無啦，做這個那麼累又不會賺，哪有人想

接！」阿嬤說她以前種芭樂，後來想說梨子比較好賺，所以改種水梨（她自己其實不喜歡

吃梨子呢）。梨子園之前還一度休耕，原本想整片砍掉，改建成水田再賣掉，後來是溪州

尚水農產公司把這邊租下來，改以無農藥方法種植，這片梨園才又活了起來。

田裡的少年仔呢?

放眼望去這片美麗的土地，農村裡工作的多是老人家。但二十年後呢？會種作的年輕人

有多少？台灣農業的斷層是不是隱隱可見？這是個複雜的問題，這座島嶼的農業政策要把

少年仔啊 

你為什麼不到農村工作?

我們帶向哪裡？不是要譴責農村的孩子為何不留在農村，而是要了解背後的問題到底出在

哪。換作是你，你願意為農業做到多少呢？

近年來，農村普遍出現人口高齡化以及人口外移的現象，這樣的現象究竟會讓我們的社

會遭受什麼樣的打擊呢？藉由這次踏入溪州，我們深刻地體會到農村普遍上有的人口高齡

問題，我們也想深入的去探討問題的來源，我們猜測到：

問題一：70年代以後的年輕人在都市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時，是不是就不願意再回到農

村了，然而在農村的薪水是不是不夠養活家人負擔生活，還是無法滿足更好的生活品質？

問題二：長年在都市裡生活的年輕人習慣服務業型的工作，相對的年輕人在農村的經驗

較少，是不是當他們重新回到農村無法適應勞力付出的工作？

問題三：70年代的年輕人大多生於都市，對於農村的印象，大多是透過媒體以及課堂得

到些許的瞭解，所以可能在農村方面的瞭解很少，是不是也是這些原因導致他們從沒想過

返鄉的念頭？根據我們的問題，我們藉由街訪來呈現人口高齡的問題來源以及為甚麼70年

代以後的年輕人不願意踏入農村。

因此我們來到了台北最熱鬧的地方——台北車站大廳做隨機街訪，我們的主要對象是20

∼40歲的青年。隨機訪問的狀況下，我們發現到多數的受訪對象都沒有任何農村經驗，而

不願在農村長期工作的人更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其主要原因有生活機能差、生活經費不穩

定以及農村工作型態多屬勞力等等。

受訪的青年中，有部分人認為在都市裡工作較光鮮亮麗，也能領取到較多且穩定的薪

水。這樣的想法使得大部分在都市有穩定工作的人，不會有回農村工作的念頭。

有些人也表示自己不願意去田裡工作是因為不喜歡單純勞力的工作，希望能用頭腦做

事，或做一些相對輕鬆的工作。

大多數沒有鄉村經驗的人的確也只能從媒體或課本了解農村生活，其實我們很鼓勵大

家能夠親身去體驗、去了解種田這回事，赤腳在田地裡走、頂著大太陽工作到底是什麼滋

味，不去嘗試又如何能夠知道呢？

但總結所有受訪者的看法，最主要原因的還是因為青年們都有自己的抱負及理想，希

望能在年輕時到處闖闖，看看世界。多數人都表示，在沒有經濟或家庭壓力下，例如退休

後，也會願意也希望離開吵雜的城市，到寧靜自然的農村生活、工作，為農村盡一份心

力。我們也期許未來能在農村裡，看到更多年輕人的身影。

園
梨

   在這悶熱的天氣裡，一片片

綠油油的秧苗間，是阿公獨自

彎腰在田裡辛苦工作的身影。

▲要種出一顆又大又飽

滿的黑皮梨，是需要多

少人辛苦的汗水，頂著

多大的太陽在田裡辛勤

的工作才能種出來的。

▼採摘梨子的過程中，

阿嬤不時的在旁指點，

使初到梨園的我們慢慢

掌握到採梨和包梨的訣

竅。

  農村的年輕人都去哪裡了？為什麼梨園的大小工作包括

載運全都是阿公阿嬤在做？一片廣袤美麗的農田，往往只

剩阿公阿嬤們孤單的背影。

▼天微亮之際，農人們就必須出門工作，為了避免頂著大

太陽工作，4、5點起床是很平常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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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徐翊宸  王仁邑  盧宥靜  蕭俐佳  張恬欣



 種不種有機？在回答這問題前，先來認識所謂的有機農業是甚麼吧！根據農委會的定

義：「有機農業是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原則，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

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理系統，並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簡單來說，

有機農業是一種較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態，並能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的生產方

式。

兩代觀念大不同，多的是一份堅持?

在體驗種植有機梨的第一天，阿公阿嬤前來梨園向我們說明採梨子的方法與技巧，這時

阿公告訴我們這塊地種梨已經有十五年之久，之前都是使用農藥。阿公也說他從小就吃灑

藥的作物長大，到了七八十歲身體也依然健壯。阿公阿嬤常說種有機沒用，因為種有機作

物收成少，而他們重視收成量，無法認同有機農業的益處；反倒是青年下鄉的雅云姐，在

吸收現代科學生態的知識後，於鄉野間極力倡導有機農業。

  但由成本看，有機梨子一斤賣上百元，利潤也十分微薄；由結果看，有機梨沒普通梨

漂亮也沒普通梨子好吃；由工作量看，有機梨必須分批逐一查看才能採摘，滿園雜草也必

須人工慢慢割除。這些花費的辛苦比灑農藥多了好幾倍，為何雅云姐還堅持種有機呢？雅

云姐說：「在不破壞環境的前提下種植作物，是希望還給大自然一個美好的生態。」她推

動有機農業，第一是要倡導食用自然的蔬果不要有人為的破壞，第二是要復育土地對環境

的負載力，回復土地原本的健康。這兩代人的觀念不盡相同，而我們也跟著進入園內實際

體驗看看有機農業的好處：我們發現園裡找不到任何人為因素、化學肥料的破壞，整片梨

園非常自然，沒有遭受汙染，身處其中更令人覺得通體舒暢，打從心底相信，來自這片土

地的作物都是純淨美好。我想這就是對土地的一種虔誠與尊敬吧！

有機生產者做的要死，消費者不滿意?

  近幾年，「有機食品」蔚為風潮，許多充滿蟲蛀痕跡的蔬果，只要掛上「有機」兩個

字，價格立即增加數倍，消費者趨之若鶩。這樣的狀況，也造成許多消費者不滿，難道追

求健康、安全的產品是有錢人的專利？

  但誰知有機農的辛苦呢? 除了台灣氣候炎熱多濕，沒有足夠低溫的冬天，蟲害病害綿

農業選擇題—種不種有機？

續不絕，不易防治的先天氣候與土壤特性不足外，有機農產品生產成本太高，舉個廢棄物

處理例子來說，由於農業廢棄物處理缺乏合理的法令管制，使得我們的有機質肥料成本太

高，平均一公斤要賣五塊錢以上，一公頃一年要施用八千公斤，農民必須每公頃花費四萬

元以上肥料錢。加上有機農業的推廣經費嚴重不足、農民需負擔高價之認證費用、政府各

部門各行其是，法令規章不完備等後天失調的問題，造成即使我們有機農業施行十餘年，

前後有多個有機農業驗證團體加入推廣，但到目前為止，有機農業的栽培面積仍只佔全部

農作面積的 0.3 %。成長率相當有限，遠遠不及市場需求之成長（註一）。

  反觀消費者的不滿意之處？最直接反應在價格，價格過高導致百姓買不起，另外國內

有機市場的驗證制度尚未完善，或者對於有機認證基準的混淆，造成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

的信任度不高。生產者辛苦，消費者不滿意，這些都是我國有機農業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瓶

頸。

請問：「你的選擇？」

  有人說：「有機農業固然不可能全部取代傳統化學農業，但這是一個趨勢，一個現代化

國家必然要走的路。如果我們希望生態不再受到化學農業的衝擊，如果我們希望農業是一

種結合生產、生態與生活的三生農業，有機農業是我們唯一可行的路。」

  然而現在如果你問我：「在市場上有兩樣相同的水果，分別是有機與非有機，但有機的

價格是非有機的五倍，你會選擇哪一種？」經過了這兩天，我的答案是：會！我會花更多

的錢，去購買比較貴但是沒有灑化學物質的水果。因為我們以金錢換取了安心，換取了健

康。如果選擇便宜的普通水果，卻傷害身體，這些省下來的錢，最後都成為醫療費，也得

不償失吧！種有機蔬果真的很辛苦，比別人使用更多的力量但不見得收穫更多，在許多鄉

村的角落，或許也有許多人默默種植有機植物，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安心，彰化溪州便是

一例，漫步於長長的梨園，我又似乎看見了台灣農業的生機。   

園
梨

  阿嬤仔細地教我們如何判別

一顆梨子的好壞。
裝盒子、有人負責放進盒子，大家製造了一個分工合作的生產線。

▼辛勤忙碌的雙手，以一顆顆梨子填滿拖車，滿載「梨」享。

▲因為梨園沒有灑農藥，所以許多蝸牛、蟑螂、還有小飛蟲會前來

覓食，因此我們必須把他們抓起來避免所有的梨子都被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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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彭筱竹  孫偉凱  林宥辰  張曉鈞

▲看似滿載而歸，其實

卻只有約三分之一可以

通過篩選。

註一：參考資料：有機農業，蔡耀中，台南復文，2008

▼ ▼



注定好的指針向著彰化縣溪州鄉，儘管颱風侵擾。

下榻溪州育善寺，微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心中已經打好了底，接下來的旅程必

定會很有趣。

騎著腳踏車開始認識溪州──濁水溪流域之間的沙洲──細雨中感受到周圍夥伴們強大的

活力，驚訝著原來有這麼多的年輕人，會願意透過一些機會，認識接觸農村甚至農民。

這裡是一個看似平凡的農村，一樣綠油油一片，一樣夜晚黑漆漆，一樣街上店家不多，

一樣大部份住著小孩和老人家，不過，這兒卻充滿著生命力。

溪州土上之川──莿仔埤圳──沒有莿仔埤圳就沒有溪州，肥沃的濁水泥育養了遠近馳

名的溪州芭樂、尚水米，這裡也曾是台糖總公司的所在；食材在地化，讓小朋友能夠知道

是哪一位農夫種的蔬菜；水田濕地生態復育，讓原生本土物種回到牠們的棲息地；梨享樂

園，栽培出好食健康的有機梨子。

土地、詩歌，連結了我們與在地鄉民的關係。人類最真摯純淨的情感大概就是心中的熱

情吧！有了熱情，就算要在滂沱大雨中騎半小時的腳踏車，就算要全身虛脫地疊磚頭、攪

水泥來蓋灶與窯，就算要精神飽滿的熬夜完成詩歌作業，我們都覺得十分愜意。

說到灶與窯，又是另外一大段故事呢！搬一袋袋的砂子小石頭拿捏好比例與水泥攪和

在一起，再一磚一磚的建蓋，好不辛苦！至於能夠與楊儒門一起塑造一個披薩窯，又是另

一件神奇的事情。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時常會有許多人過來看我們在做什麼，有的

人一起幫忙建造，有的人提供一些意見，我好喜歡這些人的好客與好奇。起灶炊煙裊升之

時，我們心中有著無限的感動！吃著用親手打造的灶煮出來的湯圓，裡面包裹著我們的熱

情及友情，一股溫暖油然而生！彰化，一個不起眼的鄉下地方卻充斥著台灣人的血淚，二

林蔗農事件、溪州護水、國光石化搶水、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的家⋯⋯這盡是些台灣人的故

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故事。可是在一連串的工業改革下我們卻依然以一種憐憫的心態

持續欺壓這片土地。

你我成長在溪州

在體驗過程中有許多令人發省的道理。曬稻穀：日頭越大，翻動稻穀的次數要越頻繁；

「每一件事都有人住在裡頭，這個人可能與你無關，也可能與你有關，但一定跟某個人有

關，試著了解之後，你會找到自己在這件事裡頭站的位置。」

溪州人，不忘根本，他們有別於臺灣的其他農村，不自怨自艾看著逐漸沒落的家鄉，不

一味追求都市繁華的生活，因為這不是他們要的，他們只想好好守著這個活了大半輩子的

土地，並且把這裡的歡笑及愛分享給每個過客，或許只有少許人能夠有所醒悟，但就算是

一點點的人受到感動，臺灣這片土地就又會有願意珍惜的人給予那看似微薄卻有希望的關

懷。 吳晟老師、吳音寧老師、吳志寧老師、莊老師、水泥師傅、阿桃嬸、楊大正老師、我

愛溪州團隊⋯⋯謝謝你們為了這片土地付出了極大的心思。

在城市的我們似乎不應該嚮往著更高級的3c產品，我們都忘記了最初的根本。多少人

不願意踩進田裡插秧？多少人認為一磚一瓦的蓋起古老的灶是件很落後的事、很低下的工

作？有沒有想過如果沒有這些簡樸的技術哪來便利的新科技？我們很驕傲臺灣還有會種田

的人、會做灶的人，我們總是說要傳承文化，課本上說文化是人們生活的習慣，但那些大

眾所指的文化是甚麼？寫寫書法、打打扯鈴、學學舞獅？連台語都不會說，田長什麼樣子

都只看過照片，以前人都是這麼生活的，農村是從前人們的社會樣貌，但這種最原始自然

的生活卻被自以為是的我們唾棄了！

和璞導演問了一個很犀利的問題：「你們有沒有想過，之所以會對溪州充滿熱情，充

滿美好的想法，充滿感動，是因為來到一個新的環境，擁有嶄新的體驗，會不會換作另一

個特別的地方，你們也會有如此感受？」在美好旅程的最後一天，這問題重重打擊了我們

「自以為」對溪洲的熱愛。或許有些人會被這個問題打倒，這就像揭露了自己的不足，後

來想想，那又何妨？「當然不會啊！」直白的答案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接下來要如何堅守

這個論點我們卻遲疑了，如果我們第一次踩的田不是溪州，第一次蓋的灶不在溪州，所有

▲與楊儒門一起造披薩窯。

▲微雨溪州。

撰文︱陳又維  黃炳瑞  郭孔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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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合力清理育善寺。



騎著腳踏車，一路上的居民們對我們感到好奇，正如我們之於他們，我們同樣對這塊陌

生的土地感到好奇。

初遇溪州，我們知道了原來有一群農民在歷經護水運動後，現在正努力種植無農藥稻

作；有一群在地人回到家鄉正努力推動地方文化及產業；有一群人還在努力對抗政府，保

護彰南良田反對開發成橡膠工業區⋯⋯。

在來到溪州以前，這些就像是一則則無聊的新聞從我們眼前掠過，偶爾關心一下卻也只

是隨口說說。會來到溪州，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想像，單純只是因為從小在都市長大，想藉

由這次機會去接觸平時長輩們所說的鄉下生活。

就這樣，我們認識了溪州，在這片陌生卻熟悉的土地上，我們感到無比的熱情和友善，

但在感動之餘，卻讓有些不會台語的夥伴感到有些羞愧和難過。不管是踩在溫熱的水田

裡，還是堅硬的柏油上，只要是在溪州，台語才是大家的共通語言。而聽不懂的人卻時時

刻刻都得找人翻譯，或許他們也想聽懂阿公阿嬤說出口的每一句話，而不是濃縮版的懶人

包，想要透過自己的嘴和當地的居民聊天，更不想在溪州留下任何遺憾。

看著剛完成的灶，我們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有多少長輩們是站在這樣的爐灶前長大

的。如今，我們親手建起這古老的傳統，其中也碰到了許多困難，但也因此我們和許多當

地的居民有了互動，他們主動熱心的幫忙所締造出的感動，才是我們最大的收穫！

或許有人會批評這一個小小的灶並不代表甚麼，但它帶給我們的不只是文化的傳承和單

純的體驗，更讓我們接觸到許多在都市很少感受到的溫暖和關懷。    

其實到現在都還在感動中，能夠體會在溪州的機會，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這一天，覺得去

完之後，想法好像不太一樣了，例如不知不覺變得比較感性⋯⋯。

還記得摸到黑土的那一刻，溫溫的、軟軟的，也許是因為太陽的日曬使他有溫度，而他

就像一個溫柔的生命。看到阿公阿嬤們看到一群高中生用熱情去了解農業，他們的開心無

法用斗笠掩飾。因為很久沒有年輕人願意留在農業，甚至是自己的兒女、孫子。

大家應該都感覺得到溪州的熱情、活力，還有他們對土地的愛，真的很多，滿出來的那

種。灶窯是很特別的經驗，攪水泥、鋪磚等等以前只有站在旁邊看，沒有親自做過。但最

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溪州的農民、長輩一直給予我們的幫助。那種溫暖，是在都市體驗

不到的。那種疼惜，是會讓人想哭的。那種感情，是讓人想再回去的。

最後，揮別這四天陪伴著我們的吳晟老師、吳音寧老師、吳志寧老師、莊老師、水泥師

傅、阿桃嬸、楊大正老師、我愛溪州團隊，還有熱心教我們插秧的阿公阿嬤⋯⋯內心的不

捨和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心，迅速萌芽。

這趟旅程的第一次都在另外一個地方，會不會就不一樣了呢？想啊想啊想，才不會呢！如

果不是溪州，不會有這些田、這些灶窯、這片土地、這座廟宇、這些腳踏車、這些人，就

像有些奇蹟要天時地利人和啊！

溪州之行就是我們生命中的奇蹟吧！我感受著溫暖的土壤同時也感動著溫暖的人情，其

實不必想如果不是在溪州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就是因為有溪州的一切人事物和所有營隊的

學員，才能激盪出這般火花。楊大正說了「高中生是我最尊敬的年紀。」我們眼眶有淚。

真慶幸在高中將過去之時，能夠有這麼一次特別的學習。

我們為自己的不足感到愧疚，我們為曾經的自以為是感到抱歉，我們為臺灣的農人感

到驕傲，我們向願意堅守根本的人致敬。我們愛臺灣，不管是不是有高學歷，是不是大富

翁，我們必定盡最大的力為這片土地付出⋯⋯。

園
樹

導
報
題
專

▲阿桃嬸美味的晚餐。 ▲阿伯幫忙攪水泥。

▲灶快蓋好了。

初遇 溪州
撰文︱張馨方



蔬菜、魚肉、水果等，是我們平時所需的重要能量來源，對於人類的生命延續是不可或

缺的。在台灣，農業更是國家的命脈，但是身在台灣的我們，又知道多少關於餐桌上美食

的秘密呢？事實上，我們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吃甚麼菜（不知菜的品種），不知

道菜從哪裡來，對於是否有農藥殘留當然無從了解。

在地化食材是個很獨特的例子，這讓我們對於整個溪州有更深的了解。溪州在地兒童的

桶餐吃的是在地的食材，在盤商之間的運作也因在地化食材而透明化，可以確保自己的食

物來源為何，這套模式在都市的可行度一定大大降低。在地化食材剛開始運行其實不是相

當順利，例如有些原本一年四季都可吃到的蔬果必須等待時節；原本在招標廠商時都是以

便宜為優先，使得廠商間成了價格戰，誰便宜誰得標，食材也因此挑選便宜卻不健康的，

但在地化食材將每份二十五元的餐提升至三十五元，也把整條連結透明化。

然而苦惱的是當地的煮飯媽媽，因為每間托兒所都有煮飯媽媽，菜色的調配也成了難

題。有時候剛好沒有某個蔬果，食譜就必須臨時修改，這也成了一些小障礙，但是經過一

番的修正與討論，在地化食材在溪州目前算是成功的狀態。整個在地化食材需要的人手很

多，除了煮飯媽媽外，每天去田裡向農人收菜的司機大哥，以及各個有機種植的農民，每

一個都是這項計畫的螺絲，缺一不可。有時候因為氣候關係，蔬果價格會變貴，然而食材

的錢是固定的，這時那些農人會降低價錢或贈送的方式，目的就是為了讓地方的小朋友

們，都能吃到蔬果，這樣的熱忱實在是令人佩服。整體來說，此運作方式可幫助地方農業

活化，最終是大家吃的健康又安心。

 在整個在地化食材體驗中，田園組先到蘇承恩大哥的茄子園裡摘茄子，那是在都市體驗

不到的田園工作。手上的這些茄子一些是賣到全台各地，另一些是提供給在地托兒所當食

材。如此一來小朋友吃茄子時，並不會疑惑這些茄子從何而來，會知道是蘇大哥種的。另

一份工作則是幫忙吳陳阿嬤採地瓜葉，阿嬤雖然只有小小的一塊田地，種的東西卻各式各

樣。地瓜葉是最多的，在採收過程還很高興地一一介紹她的作物，畢竟是她用                           「心」去經

營這塊土地。採收完地瓜葉，為了之後的烹煮，必須進行「挑菜」，所謂的挑菜是把地瓜

葉片挑走，再把莖給剝細，品嘗時才不會太粗太澀。

在地化食材
我們在溪州的營隊，有一天的晚餐是由田園組準備，總共有三十多個人要吃飯，採收

的量是相當大的，所以挑菜也變得更加辛苦，在進行挑菜之餘也聽阿嬤聊起不少往事，這

樣一邊進行田園活動一邊和溪州的長輩們聊天，能充分感受到他們與這塊土地緊緊相連，

也能充分了解這塊肥沃的「寶地」。經過了挑菜的手續，接下來是烹飪的時間，來到了三

天提供飯菜給這三十幾個人的阿桃嬸住處，開始忙起了晚餐。在都市生長的孩子大多並沒

有真正下廚過，來到這邊也只能憑家中長輩煮菜的印象去操作，能夠幫的盡量幫忙，這是

在溫室裡的花朵第一次吹到外面的風。看著阿桃嬸以熟練的動作用大鍋鏟熟練地炒菜，想

必她經驗一定相當豐富，雖然她有時會嫌在身邊幫忙的同學動作太慢，但我們感覺得到她

很高興有人陪她煮飯。終於，烹飪結束了，大伙兒開動了！嚐了幾口後，才發現自己摘採

的、自己烹飪的食物非常可口，同時吃到的飯和菜，都是身邊這塊土地上的人種的，除了

是感謝還是一份尊敬，不需要因著電視的新聞又爆出某種食物檢驗出對人體不好的成分，

而開始尋求國家認證的食品；不需要因為害怕吃了農藥殘留量過多的水果，跑去有機蔬果

購買，還擔心是否受騙；更不需要吃著學校提供給學生的桶餐，裡面的食材因為過於低廉

而產生出食品安全問題！這些問題也因在地食材計畫而不會過於擔心。

個人雖非第一次實作農務，但是這次在溪州鄉的體驗讓我學到更多有關「在地化食材」

的實際運作；以溪州鄉為例，從向當地農民收購農作物到結合當地的幼稚園配合營養午

餐，可以確保食用的食物是經過慎選且新鮮的。向農民收購作物不僅能讓農民為了孩子的

健康投入心思心血，另一方面也維持某些農民的收入，過程並無經過中盤商之手，避免了

從中剝削。

  在整個體驗後，其實發現這是溪州農村的特色，在都市並沒有甚麼機會可以體驗鄉

村，許多都市人放假旅遊的地點是去鄉村，何不藉由在地化食材計畫好好體驗農作再自行

烹煮食材，相信會有非常不一樣的感受。整個溪州幾乎都是農田，溪州人的工作不外乎是

務農，我們認為，這套模式如果可行，或許能帶來一些觀光的收入，增進溪州的知名度，

讓全台灣知道，這塊尚水的溪州，除了一些老歷史、美麗的溪州花博公園（現更名為費茲

洛），也有難忘的田園工作。目前我們看到所謂的「食材之旅」，推動的都是休閒農場等

機構，目前有類似活動的縣有新竹、苗栗、南投、雲彰、宜蘭等，進行實際DIY，溪州絕

對是個更適合的地方。當然，溪州人有溪州人的決定，之前他們為了保護農業用水、拒絕

工業區搶水的護水運動讓人十分佩服，相信他們對於未來的打算已經決定了，希望在地化

食材這個成功的案例也能成為其他鄉村的榜樣，讓他們也效法，一起保護下一代孩子的健

康。

▲在茄子園裡光腳工作的我們。

撰文︱菜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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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食材計畫源自一個簡單的疑問：為甚麼家鄉的農人種出好的農作物不能直接提供給

家鄉的小朋友吃呢?

2011年溪洲鄉立托兒所在地食材計畫正式上路，這項計畫的關鍵在於人，不管是農友、

在地老店、採收分裝整理送運的司機、廚媽、小朋友、以及每個對此事關心的里民都是不

可或缺的，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與付出，才能構築起在地食物圈，並與由美國帶起的飲食

工業巨獸抗衡，把食材在地化運動傳播至各地。我則是在今年的溪洲故事報導營裡親身踏

入這片土地並願能以自己的分析及見解，帶出目前在地食材與有機農業的發展與困境，為

這份土地盡一份心。

  在地食材所運用到的食材要的是「來源明確、新鮮健康」，每天都會有司機大哥負責運

送食材，都是新鮮貨，當地的農人提供有機的食材給小朋友們。既然談到有機，一定會先

提到目前台灣農業的發展。台灣一直都不是個耕種地充足的地方，因為先天的地少人多，

又因為加入WTO的關係，整個農業行情的發展變得不理想，很多農人種的米因成本關係

比外來米貴，台人大多吃外國的米，從事農業的人數大幅下降，很多農人都會選擇賣地或

承租，又因為都市建地嚴重不足，而城鄉距離又近，以致於所有農地都被當作「準都市建

地」在賣。然而因為地小，所以農人們選擇將單位面積的產量提高，但這還是沒有改善農

人的生活情況，產量也比其他國家少，原本賴以為生的工作變得支撐不下去了！

  近幾年來，因為食物農藥量殘留過多及化學肥料對土地的傷害，無法永續經營土地，

國人紛紛尋找健康食物，這時開始有人提倡有機農業，目的是「減少農藥殘量（或不

噴）」、「使用有機肥料」，種植有機蔬果、米，除了讓消費者安心，也讓土地不再受到

化學的摧殘，所以台灣農業開始轉向「精緻化」，農業氣色才好轉一點。事實上，自二次

大戰後，各國為復興經濟，充裕糧食，達到增產糧食目的，讓大量使用化學肥料、農藥以

及機械化耕作的化學農法受到鼓勵。後來由於能源危機發生，各國逐漸意識到地球資源有

限，環境受到嚴重汙染，不僅破壞生態，也導致農業生產力衰退，如何維護環境品質與生

在地食材與有機農業的
發展與困境

活水準及確保後代永續生存空間，逐漸受到世界各國重視，所以全球早已流行有機農業，

而台灣其實才剛起步。

  既然有機農業是個好的發展，我們又為何面臨困境？上述理念說得簡單，事實上實行困

難重重，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先天的條件不足及後天的失調。先天不足主要為氣候土壤特

性不良，以及土地的承載壓力。後天失調包括有機肥料成本太高，政府各部門各行其是，

法令規章不完備，以至消費者不信任或無所適從。此外，可能還有進口外國的假冒有機產

品，魚目混珠，造成我國有機農業進一步推廣的瓶頸。

這次參加溪洲報導營認識了很多的農人，他們都是參與食材計畫的推手，當然他們提供

的都算是有機蔬果。在他們田裡幫他們工作之餘，也從他們身上了解不少想法。黃進阿伯

是個種帝王柑的農人，他因為WTO的衝擊而轉型，雖剛開始賣得不好，但是近年慢慢穩定

下來，他不鼓勵我們去種田，反而希望我們當官，去替農人著想，訂些幫助農人的法令，

因為他深知他們農人可憐的處境；但蘇承恩大哥卻相反，他反而歡迎我們種田。蘇大哥，

是以種植茄子為主，番茄為輔的農人，從他白手起家務農開始，除了請教他人及學習農業

知識，剩下的困難都靠自己克服。他種植的蔬果農藥的噴灑非常少，並且用他自己培養的

酵母菌肥料施肥，除了有機外，味道也很讚。他一直不斷跟我們強調：「種這些農作物要

用『戀愛』的心去對待；要靠自己的創新和方法，做事情才會成功。」其實台灣有機農業

有困境，然而這些農人身處在同一片天空下，各有各的造化，終究也不是無法克服的環

境，而是靠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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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困境低頭，用創新方法的蘇

承恩大哥。

▲



踏在溪州的泥土上，映入眼簾的是一排排低矮的農舍，一畝畝油綠的稻田。熾熱的陽光

在雨後蒸出暑氣，空氣中混雜著泥土味和濕草味。這樣尋常的農村景色，對童年在嘉義鄉

間度過的我很是熟悉。

騎著單車，我們經過台糖舊址、農田和水圳，聽著慈慧姊一一介紹溪州的歷史歷程，地

理環境，才知道原來如此樸實而寧靜的農村曾繁華一時。從日治時期興盛的糖業開始帶動

溪州的發展，到1950年代台糖總部設立於此。小小的溪州，匯集了來自各方的人群，戲

院、茶肆、酒店、旅社更是夜夜喧嘩。直到1970年代，台糖遷至台北，溪州才逐漸沒落下

來。

但無論是溪州的環境導覽，還是在成功旅社的實作，我對溪州的認識都還處在十分粗淺

的表面，直到第三天，我們小組實際走訪當地居民後，才有更深一層的體悟。    

早上，我們八個人靠著一張嘴，鼓起勇氣向市場裡的老闆、老闆娘們攀談。雖然目的是

取得中午的飯菜，卻在過程中獲得許多。無論是告訴我們粽子趣聞的阿嬤，喜歡跟我們聊

天卻不肯讓我們幫忙的阿伯，還是熱心幫我們煮滷肉的廖媽媽，都讓我們第一次這麼直接

地接觸到溪州人的友善與熱情。而我們的成果，是一桌子不用錢的九菜一湯。

下午，我們拿著地圖，僅在四個街區範圍裡遊走，就發現了許多家銀樓、藥局和五金

行。有了早上的經驗，與店老闆們訪談不再那麼困難。不可思議的，有好多位老闆的境遇

神似，同樣是長子，同樣在外地打拼最後卻必須回來繼承家業，即使語氣中透著無奈，卻

在組員問說：「那如果不必繼承家業，你會回來嗎？」時，篤定的說：「會啊！因為這是

我的家，我的根。」也有從外地來開店的老闆娘，即使生意不比以往，兒女又離家，只有

自己一個人，也從沒想過離開這個已經住出感情的地方。

溪州•人•生

面對面的訪談帶來的衝擊力很強，當下可能感受不到，卻在回想時發現許多耐人尋味的

地方。說實話，當初被分到成功旅社組時，我是有些失望的，總希望能像其他組那樣體驗

下田，透過勞動，享受更多與自然的接觸。但經過四天的營隊我才發現，與當地的大哥大

姊交談聊天，聆聽他們的生命故事，未嘗不是另一種勞動與接觸。

透過近距離的談話，我們走進他們的故事，體驗他們的情感，彷彿身歷其境。我才深刻

地了解到，溪州，不再是地圖上的一個點、一個名字，而是有一群人真真切切的生活在裡

頭。小小的溪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們的人生就奉獻在這塊土地上。

有的人真情如吳晟老師一家人，對土地充滿了愛，也付出實際的行動希望它越來越好；

有的人自信如蘇大哥，相信「農夫」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作；有的人辛苦如梨園的鐘阿

公，道出做農的辛酸；也有人滿腔熱血如宛萍姐、慈慧姊與雅云姊，為了某些原因，遠離

家鄉，投身溪州的產業發展。卻也在蔡中岳主任問說：「為什麼來這裡？」時大笑著回

答：「頭殼壞去！」雖然語帶自嘲，但看著他們工作的辛苦，不免覺得這句話或許帶著幾

分真實。

不論是辛苦，是快樂，是滿足，是帶著夢想，是當地人還是外地人，溪州的人們都對這

塊土地抱持著難以言喻的感情，然後帶著這份感情，過著生活，過著人生。這樣的場景，

從以前到現在都持續著，我想，也會延續到未來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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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州的美麗風光。

▲鐘阿公激動的說：作田會夭死啦。▲吳晟老師給我的感覺就是如此，總是戴著象徵農家的斗笠，

眼帶關懷地看著這片土地。

▼豐盛的成果，全都不用錢。

  為賣香蕉的阿公做生

意：在市場裡，我們以各

式各樣的方式交換菜物。

▼

▼



故事報導營回來後，我又騎車到溪州兩次，說不出舊地重遊的原因，但彷彿是有一股力

量牽引著我，它讓我覺得，我該回到這片給我美好回憶的土地。第一次回到溪州，我先到

了成功旅社，卻遇上公休日，站在旅社門口，我想起了曾經一起在這裡的夥伴，他們現在

在哪裡呢？他們還記得我嗎？騎車沿著莿仔埤圳往吳老師家的路上，我不斷問自己，我會

一直記得來溪州的第一個晚上，在這條路上，所有人努力的騎著腳踏車淋著大雨回育善寺

的瘋狂嗎？一直到了吳老師家門口，我還是不敢肯定自己會永遠記得，我不敢進去吳老師

家，於是掉了頭往回家的方向去。

雖然不是每個問題都一定要有答案。

從我家騎車到溪州大概要一個小時的時間，雖然它已經足夠一趟高鐵從臺中到臺北了，

但不同的是我騎車到溪州沒有固定的時刻表，我能想出發就隨時出發，這應該是其他夥伴

比較不能隨心所欲的一件事情吧，因此怎麼說我都不能夠浪費自己擁有的特權，我應該再

一次回到溪州。第二次到溪州，我勇敢的騎進了吳老師家，但沒有看到吳老師，心想或許

老師在睡午覺吧，於是決定先到成功旅社，回程時再來拜訪，到了成功旅社，我還沒下

車，在裡頭的宛萍姐就認出我來，我們很開心又一次相遇，她問我怎麼會回來，我說帶朋

友來看看，但心裡頭也思考著為什麼。我帶著朋友參觀旅社，同時也尋找自己在這裡留下

的痕跡，一點一滴的，那四天的畫面越來越清晰。

還記得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其實是很忐忑的，當時颱風剛過境，外頭強風暴雨，真

的有臨陣脫逃的念頭，但隔天一早我還是準時地出現在臺中火車站，不是因為心裡有什麼

強大的信念，而是簡單地問自己，初衷，於是有了清楚的答案。

高中時，我在加入鹿港高中古蹟解說團以前曾經想像過：

「如果有一天別人問我從哪裡來的時候，我會怎麼回答？」

「秀水人」？「彰化人」？「台灣人」？

這些答案似乎都不是錯的，它其實都對，但第一個答案好像比較適合回答住彰化但不住

秀水的人，因為我相信不住在彰化的人，應該大部分都不會知道秀水在哪裡。而面對不住

彰化的台灣人，第二個答案應該就會比較適合。如果話題接著下去，他們可能會說，他們

我從哪裡來
曾經去過鹿港，這個時候如果我能因為熟悉鹿港的每一景每一物時，想必我們會聊得很愉

快，因為鹿港真的是一個很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我想要好好認識這個地方，藉由了解和介

紹吸引更多人來到這個地方。

我可能也會遇到曾經去過溪州的人，如果我都不了解它，會不會被質疑「你不是彰化

人？怎麼會不知道溪州呢？」

是的，身為一個彰化人，溪州我是不熟悉的，可是不知道溪洲遇到中科搶水、反國光石

化及過去台糖總公司設在這裡的這些事情，一點也不會改變我是彰化人的事實，但心中不

免還是會想：「我是彰化人阿，可是我怎麼會不知道這些這麼重要的事情呢？」

於是進入報名網頁，填上個人資料，我知道自己該些做什麼事。

我是臺灣人，我從彰化來。

來到溪州，第一次走進成功旅社就感受到一股時代感，是和手上拿的相機和智慧型手機

大大不同的，這裡的一切雖然經過重新整理和佈置，但還是能明顯感受到那個時代所留下

的氣味，想像來來去去的旅客走過我身旁，他們帶來的，他們留下的。這是我每到一個被

歲月焠鍊過的地方一定會做的事，尋找那些帶不走的小小拼圖，累積缺憾成一個完美。

就像我在育善寺的爺爺身上看見了說不完的故事。營隊第二天的早上，當其他組別都已

經前往各自工作的地方後，我所處的成功旅社組留在育善寺等宛萍姐領著我們第一次前往

成功旅社，等待的時間總是漫長，有的夥伴發呆，有的滑手機，我則是四處張望，一個瞬

間我看見了在另一邊的爺爺，他正彎腰在整理垃圾，我看得很清楚，那是我們第一天到溪

州在車上所享用的便當，我突然很難過，因為爺爺他駝背的很嚴重，卻仍不斷地彎下腰做

垃圾分類，那是我們製造出來的垃圾，爺爺卻沒有怨言的自己在一旁幫我們做我們該做的

事。爺爺操著一口外省腔，可想而知爺爺的背景，我們的到來讓平常總是一個人的爺爺很

開心，這些在我眼前的畫面讓我有了好多想像。我想爺爺這一幕在現場只有我看見，我很

遺憾那個當下我什麼事情也沒做，但為了表示對爺爺的感謝，寫下這些文字，希望一同來

溪州的所有夥伴永遠記得育善寺的爺爺。

這趟故事報導營讓許多來自都市的夥伴們深刻體驗到農村的生活，但對於在農村長大的

我而言，我領悟到好多自己原本所忽略的重要的事，我總是一心嚮往著都市，卻沒看見自

己家鄉的美好。這四天的活動，我在好多人的眼睛裡看見他們對於自己這片土地的驕傲，

其實很慚愧，因為我也是在這樣環境長大的孩子，這趟旅程，讓我更加認識了自己家鄉，

我希望能用自己的經驗告訴身旁的朋友，和每一個跟我一樣成長於此卻沒看見這片美好土

地的人，不要忘記自己的根，不要忘記自己從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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